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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虹影的《上海王》是她声称“重写海上花”系列的第一部，她以“虚构自传”的形式来叙写了筱

月桂在上海急剧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起伏跌宕的命运中洞彻了梦魇般的人生繁华。筱月桂的“上海

王”经历只是“女性白日梦”一场，在“原乡”的模式下渗透出的也只是失乡的困惑，在女性自我发现

的旗帜下却遮蔽了作为人的个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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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王》是海外著名女作家虹影声称“重写海

上花”系列的第一部，她以“虚构自传”的形式来叙写

一个女性在社会（上海）急剧现代化过程中的尴尬处

境。鲁迅先生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晚清小说中

描绘倡优生涯的小说称之为“狭邪小说”［’］，狭邪小

说《海上花列传》虽全面反映了 ’(世纪末上海花街
柳巷的生活琐细，但“批评家如鲁迅、胡适等都毫不

迟疑地赞美它的艺术成就”［"］，“张爱玲正确指出尽

管小说的主题是 +#年前上海的淫窟纪实，小说中却
殊少色情成分”［"］。虹影以“狭邪小说”的形式把“海

上花”的灵魂赋予了《上海王》，以筱月桂在上海起伏

跌宕的历史，洞彻了梦魇般的人生繁华，揭示了女权

主义在传统文化话语中的历史命运。

一、女性白日梦

评论家陈晓明把虹影的小说《女子有行》的叙事

称之为“女性白日梦与历史寓言”，认为她曾“热衷于

探索那些非常规的、陌生化的、神奇而怪异的超现实

经验”［,］。“梦”就是虹影的创作经验，虹影在文本中

声称“做梦却是她（筱月桂，或者说是虹影本人———

引者注）无法控制的事”（《上海王》）。在《上海王》的

扉页上，虹影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戏谑态度言称

“本小说绝非向壁虚构”，这点噱头就有因其小说

《-》的败诉而有欲出一口恶气之嫌，我们当然不会
因为作家的声明来断定小说文本是“虚拟自传”还是

“真实自传”，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郁达夫曾给

他众多小说中的男主角取了接近他自己的名字———

于质夫，也曾指出所有的文学作品皆是作者的自传。

既然艺术即是生活，生活即是艺术，为什么要将这二

者分开？然而，郁达夫这种自传体的虚饰，不过是一

种欺骗。事实上，他自己和他创作的‘自我’之间是

存在着相当的距离的。”［&］像虹影这样“本小说绝非

向壁虚构”的铮铮誓言也只能算作作家的一种写作

技巧，它只是虹影的一个“白日梦”而已。

文本由“梦境”展开，上海的实业家筱月桂在无法

控制的梦中回到她 ’%岁那年，忆起她自己被卖到上
海当丫头的情景。而筱月桂真正的“梦”的开端是在

洪门堂主常力雄死后，靠着梦境（更确切地说是在梦

境中与常力雄的交合）的力量使她由病重而痊愈，由

灰心失望到重整旗鼓把川沙乡下的花鼓小调搬进上

海这个十里洋场。而实际上，在梦中向常力雄倾诉、

与之交欢成为筱月桂在现实中灵肉饥饿的抚慰。筱

月桂在与黄佩玉物质交易式的关系中，黄佩玉物质的

给予、权势的支撑却无法弥补她心灵的创伤、性的饥

饿，她甚至通过“旁观”仆人的性爱过程试图在幻想 .
梦中得到某种满足。及至筱月桂被女儿抢去了情人

余其扬，在她住院的第三天晚上又梦（幻想）到了好久

没有梦到的常力雄，“事情总是这样，一旦她的疾病或

厄运临近，便梦见他”（《上海王》）。与常力雄短暂的

幸福成为改变小月桂（筱月桂）这个乡下丫头命运的

开始，这使小月桂原本空洞的愿望一下子胀满，使原

本空白的性体验一下子达到巅峰，使她原本低微的生

命一下子具有了价值。这之于小月桂是何其翻天覆

地的变化！这短暂的开端几乎成了小月桂征服上海

的动力，即使这一动力的来源是以力比多能量的释放

作为原动力的。虹影在文本中似乎在极力夸大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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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能量，在筱月桂“身上，性的愿望几乎总是占据主

要的地位⋯⋯野心通常都被性欲倾向所同化”［!］。黄

佩玉的“叛变”，残忍、冷酷，特别是筱月桂在他身上感

觉不到生命的幸福与欢娱。这让筱月桂倍加思念常

爷的好，痛恨黄的叛变，对自己当时的大意更是忏悔

不已，最后，在“上海还有男人吗”的愤怒与情势所逼

之下实施了她的报复。这一报复的成功不但成就了

余其扬在上海滩洪门的地位，而且成就了筱余二人的

艳羡关系，性欲伴随着野心的实现而得到最大限度的

满足。野心在性欲的满足中风旗招展，志得意满。筱

月桂的情感、性欲的满足是以筱余二人的灵肉结合为

表象的，但本质上却是筱月桂成了上海滩背后的

“王”，这更大地满足了她对权势地位的所有憧憬。这

看似辉煌的背后却难掩筱月桂“众（余其扬）叛亲（女

儿常荔荔）离”的苍凉。文中有这样的描绘：景色壮

观，似乎丝毫没有使她动心，筱月桂如同自言自语地

说：“偌大一个上海，几百万人，我怎么就没有一个亲

人？”她不禁悲从中来。

一切都如南柯一梦，筱月桂一生奋斗所得到的

只不过是把脚伸在栏杆外一刹那的晕眩，那一刹那

的放肆，甜梦醒来，她却发现自己：

她手握一杯香槟，脸上红扑扑的，神采飞

扬，与十多年前走进礼查饭店让全堂惊艳的筱

小姐一样，脸上怡然自得的神情如昔。那时候

她一无所有，除了借钱做的一身旗袍，那时她一

路受阻受苦，活得精彩；现在这整个上海都认识

她，把她当作神话里的人物，有钱有势，才貌双

全。但其实她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来爱的人，心

空空旷旷，再没有火焰腾起，更没有归宿。（《上

海王》）

十年一觉上海梦。筱月桂的历史命运“已经成

为上海历史的一部分，成为‘上海’这个词内涵的一

部分”（《上海王》），同时也组成了上海无数个传奇中

的“这一个”。

二、“原乡”与“失乡”

原乡主题是文本中张显出的又一深层意蕴。在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原乡”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主题，

从鲁迅的《故乡》发轫一直延续到废名，沈从文、萧红

等佳作频出，当代文学中也呈丰收之势，台湾司马中

原等人的怀乡文学，王祯和等人的乡土文学，大陆在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寻根文学，这些无不“述说时间

流逝的故事而已；由过去找寻现在，就回忆敷衍现

实”［"］。虹影在《上海王》的后记《还愿到上海》中说：

“我能让我的主人公替我还父亲的愿：在上海长大

———冒险上海，征服上海，败绩上海。”希望“还愿到

上海”的岂只有父亲、虹影？它甚至包括一切在上海

的外乡人，或一切身在异地的外乡人。“原乡”成了

一个既形而上又形而下的神话，制造了或制造着一

幕幕上海传奇。

在文本中虹影给她笔下的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设

计了在上海的“无乡”背景：筱月桂是一个在乡下被

卖进城的“书寓”丫头，父母双亡、亲人的绝情、邻人

的冷漠早已让她无家可归；常力雄虽为上海洪门堂

主，但死后尸体也要运回川沙乡下魂魄才能有安身

之所，上海不是他埋骨的桑梓地；余其扬也只是一个

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弃儿，是生活在一品楼的小龟

头，对他来说，“原乡”是无处上溯的血脉，不敢提起

的血泪；常荔荔则是一个在文化和心理上双重的“无

乡”，有西方文化教育的背景却置身在半封建半殖民

的上海，这使她在文化上无法认同传统，作为“遗腹

子”的她对父亲的渴望却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这从而

使她在心理上具有先天的“丧父失乡”之感；新黛玉

也只有回到一品楼才能安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但

把一品楼作为精神故乡则无不具有吊诡 #荒诞的意
味。“无乡”几乎成了每个人前生的命定，而这种宿

命才使得上海传奇上演得如此轰轰烈烈，如此义无

反顾。筱月桂正是因了这无乡的背景才获得了打拼

的勇气，常荔荔才理直气壮地把她的余叔叔从母亲

身边夺走。在这一层面上阐释，“无乡”无不是毫无

牵挂、毫无芥蒂的生存，但这却也是使得筱月桂心存

悲凉的地方。

筱月桂在主观上是一个强烈的“原乡”的人，但

客观上她的原乡之梦则成了一幕碎心的往事，成了

让她倍感屈辱的心病。在乡下生活了十多年的时间

足以使她对家乡文化风俗的认同乃至这种认同早已

渗入进她的血液中。但当她被卖给一品楼时却发了

毒誓：“将永远不会再朝这海边渔村看一眼”（《上海

王》）。这种决绝的姿态只是慰藉自己被舅父舅母抛

弃的心灵之伤。乃至她无路可走，重病缠身时，她还

是想起了家乡，认为生她养她的故乡能够接受自己

的落魄，认为有血缘关系的舅父一家能够怜惜自己

的遭遇，但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反神话？）而已，她

被家乡彻底地抛弃了，“原乡”成了失乡。在她成为

上海滩的“名女人”之后回故乡扫坟祭祖时，她所表

现出来的对亲戚朋友的不计前嫌，对家乡给予以女

性身份拜祭祠堂的至高礼遇而还以捐建学堂的阔绰

之举，这看起来好像是筱月桂的认祖归宗，其实只不

过是一种“作秀”而已，或者说更是她一种“复仇”的

方式，原乡主题在她那里已被置换成了“仇乡”情绪

的发泄。这也可以从多年后她舅父一家从乡下来上

海寻亲时她欲加以报复的事件中得到佐证。此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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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满怀仇恨的筱月桂已融入上海的物质世界，上

海的繁华成为她的安身立命所在。

常荔荔，她有在上海读教会学堂学习，在美国接

受西方教育的文化背景，却置身于上海这各种文化

因素驳杂相错的都市，时空相错的历史悖论性使她

成为上海的“畸形儿”。她不顾世俗的眼光，喊出“我

想爱一个男人，我就是要爱！谁也阻拦不了我！”

（《上海王》）常荔荔没有了世俗的羁绊从而对“继父”

的进行引诱，我们与其把这种行为理解为古老的“恋

父”情结在作祟，还不如把它看作常荔荔作为个体在

一个城市（上海）的现代化过程中对父爱（即生命本

源）的“原乡神话”的寻找与回归。由于她在上海缺

少父爱的维护，而“余叔叔”的爱护，“余叔叔”洪门老

大的气魄是她对“男人”这个概念的最深切最憧憬的

理解。引诱和占有这个“男人”是她内心深处最踏实

的“存在”，这是对自我认同的最高蹈的方式。至此，

这个以“乱伦”为名义的故事就跌入了“原乡”的神话

模式中。这种模式就如张爱玲笔下的她所独钟的上

海蹦蹦戏，又如那始终咿咿哑哑拉着的胡琴，给上海

繁华的背后留以历史的厚重感。它给予文本的意义

就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范柳原看着浅水湾的一

堵“灰砖砌成的墙”对白流苏说出的那段极具象征意

义的描述：

⋯⋯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城，不知为什么

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

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

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

在历史的断瓦残垣中，只有“原乡”在人类文明

的进程中保持血脉一支。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镌刻

在那最后一面被推倒的墙上或许只有“原乡”两个字

能够记载“将来的荒原下，断瓦残垣里，只有蹦蹦戏

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虹影在

原乡的模式下开展的是“反原乡”的叙述，她笔下的

人物都有一个“失乡”的背景，所以他们行动起来才

显得那么既决绝又犹豫，既残酷又温柔，这或许就像

作者自己感觉到的那样“最终我与上海还是

‘隔’”。［!］

三、女性自我发现的遮蔽

虹影把《上海王》作为张扬女权主义的力作，并

且认为“写性来吸引读者，是低级趣味。但是女性自

己的性发现，也就是发现自我，或者说，发现自己的

现代性：传统中国女性，似乎几千年没有过高潮”，

“在小说中，我安排了女主人公的四段高潮幻觉。四

重奏，渲染四种色彩。”［!］虹影在强调女性自我性发

现的同时却在对“其他”女性个体从男权文化角度进

行贬抑、否定甚至讽刺：

“阿其那媳妇真是没话可说，千里挑一，脸

扁扁胸平平人板板，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他（余其扬———引者注）的老婆对筱月桂尊

敬得过分，说是她的崇拜者，戏迷，一会儿倒来

茶，一会儿端花生米来，一定要留她吃饭，却是

绝对不离开他们俩半步。他们只能说公事，无

法说一句想念对方的话。说完事，筱月桂起身

告辞，那女人送客一直到街口。

作者极力张显筱月桂那具有西洋美女的优美体

态美，但如阿其媳妇那样的扁平身材却受到奚落却

实属不该。在筱余二人的甜蜜“爱情”中，作为余其

扬的妻子，她这个女人的悲哀又有谁能够体谅，她作

为一个女人的对灵肉的欲求又是谁能够为之高喊

“自我自现”呢？在文本中，作者虽极力高扬女性的

自我发现，但这种“发现”却有“遮蔽”和被“遮蔽”的

危险。在褒扬筱月桂的同时却遮蔽了另类女性的发

现，对待同一问题却采用了两种相反的标准，这是另

一层意义上的遮蔽。

另外，从女性人生价值的实现层面来讲，筱月桂

先后在与几个男人的周旋中改变了在传统观念中的

被动角色，张扬了自我，获得自我的人格的独立，成

为十里洋场的“上海王”。文本中以“反男权主义”的

立场来夸大筱月桂“克夫”、“扫帚星”的面相使常力

雄、黄佩玉死于非命从而成就了她在上海滩的显名。

虹影欲以“克夫”似的谶语作为自我标榜来悬挂起女

权主义的大旗，但“克夫”之“克”只不过把男女两性

间的那种天然的“他者”立场赋予了筱月桂，这个带

有自嘲色彩又含革命色彩的词语却也说明了像筱月

桂这样的女子在历史激荡的浪潮中那夷然存活的生

命力。

在文本的自始至终，筱月桂（小月桂）都只是作

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人或作为一位女性而

被人认可的，作者过分宣扬了一个“女人”在社会进

程中的阴性色彩以及它所带来的性别“优势”。洪门

堂主常力雄的“钦点”是因为小月桂具有西洋美女的

另类韵味，及至她与常力雄达到了欢娱的巅峰，这里

的前提也不过是常力雄是以小月桂的恩客或救世主

的身份出现的。小月桂身份地位都因常力雄的“宠

幸”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由一个伺奉人的丫头

成了有人伺奉的主子，虽然她也伺奉常爷，他是她的

主子，但毕竟这种身份的上升成为她征服上海的最

初资本。作者把筱月桂能够以女性之躯把一乡野小

调打造成申曲的不凡之举来作为女性主人公成就自

我的印证。殊不知，这一成就的背后却是筱月桂以

女人的阴性之躯从黄佩玉那里以物质交换的方式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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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申曲发展的资金和保障，如果失去了这一层关

系，筱月桂申曲的命运恐怕早就夭折了。从这种角

度看过去，筱月桂之于上海，就如文本中所描绘的：

三五牌香烟开始内装商标牌，画上是“海上

第一花”筱月桂。

当时流行的杂志《闺房》，封面是她手握着

最新款的电话机，穿着西式晚礼服的大照片，开

篇第一个是讲筱月桂的穿衣打扮。

五洲大药房的“鱼肝油精丸”、“代参膏”，广

告上也是筱月桂穿着皮裘，作富贵少奶奶样，弄

姿作态的。

连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的月饼厘上，也是

筱月桂那张俏丽的脸。

筱月桂以流行的时装，娇媚的姿态点缀着上海

的歌舞升平，成为时代欲望的形象代言人。与时尚

杂志、月份牌、产品广告相比，申曲也就成了在上海

的外乡人思乡念家的一个由头，这好比面包上的那

点奶油屑，仅是好看而已。作为一位女性的筱月桂

的个体价值也在这种点缀中被剥离得体无完肤，张

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为了他们的爱情整个城市

都倾覆了，虹影在这里要说的，则是为了一个城市的

成长许多人都被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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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河海大学本科教学工作接受教育部评估

%月 ’’ 0 ’1日，教育部对河海大学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进行了评估。专家审阅了学校的自评报告及有
关资料，在校本部和常州校区、江宁校区走访了 ’!个教学院、系和 &个职能部门，考察了 !&个公共教学设
施、实验室和学生综合设施，召开了 !(个各类人员专题座谈会，旁听了 ,*节课，抽查了 ’’,*份试卷和 &*&份
毕业论文，随机对 )**名学生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问卷调查，还随机抽样考察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以及早操、晚自习和文化素质教育活动情况。

专家们一致认为，河海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高度重视本科教学工作，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不断

加强教学基本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教学管理，加大教学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

是历届主要领导办学思路清晰，学校定位准确，发展规划科学合理；二是构建了一支层次较高、教学科研能力

较强的师资队伍；三是实验室、多媒体教室以及设备支持数量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四是形成了一批与国家及

省部级重点学科相匹配的在全国有影响的优势专业；五是开发了本科教学信息管理系统，推进了教学资源优

化组合；六是重视师德教育和学生道德教育及综合素质培养，效果明显。经过几代河海人的努力，学校形成

了鲜明的特色：一是弘扬爱国爱水的校园文化精神，坚持“重道德、能吃苦、强实践、严要求、会创新、讲精神、

善学习、促发展”的教育传统，培养了大批勇于献身水利事业、努力报效祖国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的水利建

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二是建成了高水平的国家工科基础课程力学教学基地，并依托基地将

基础教育、工程教育和创新教育紧密结合，取得了一批优秀教学成果，在校内及全国同行中起到了很好的示

范和辐射作用。专家们同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强对新专业建设的指导，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及经费

投入的力度；二是进一步加强面广量大的基础课和实验课教学的建设与改革。河海大学校长张长宽教授代

表学校对专家组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表示将对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开展讨论，在深入领会的基础上制

订并实施下一阶段的整改方案，从而持续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用实际行动感谢专家们的帮助。

（本刊编辑部供稿）

·,1·




